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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路】　　一个是丫头学生时代的学长，一个也是丫头学生时代的学长。　　前者他们见面次数、讲话远远多于后者，前者他们在一所学校，前者他们都是北方人，前者丫头至今对他还有些许喜欢。　　后者他们只见过一次面、他到她家这边来工作，后者他在南方...
　　>【心路】
　　一个是丫头学生时代的学长，一个也是丫头学生时代的学长。
　　前者他们见面次数、讲话远远多于后者，前者他们在一所学校，前者他们都是北方人，前者丫头至今对他还有些许喜欢。
　　后者他们只见过一次面、他到她家这边来工作，后者他在南方一所高校读书，后者他是南方人，后者没有喜欢只有谈得来。
　　丫头。很简单的一个称谓，丫头却对此很着迷。
　　丫头。也只有这两个不很熟悉的男人叫出来，方才觉得动听。
　　丫头似乎对异性富有磁性的声音情有独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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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库尔勒，初次见面，丫头就被姚导(大黄)那动听的声音深深吸引。
　　姚导非常不喜欢大黄这个绰号，因为它像一只狗的昵称。据大黄本人说，和木易及自己要好的朋友、同学，甚至死党，不知因何缘故给自己起了这么一个绰号，大黄这两字一直用到了现在，以后估计还会用很久，也许是一生都要跟着自己了。
　　对了，姚导姓黄。这大概也是大黄名字的由来吧?!
　　木易——姚导的同学、丫头的同事，用戏虐的口吻调侃丫头犯花痴。
　　丫头却依旧我行我素，听到悦耳的声音，便不自觉地停下手中的活儿，犯着花痴，听这声音渐行渐近亦或者是渐行渐远。
　　虽如此，丫头却不善言辞，不喜唱K，逃避着喧嚣、热闹、烦扰的繁华场面。偶尔，心中烦闷，觉得孤寂时，也会叫上三两个好友，金三角、小康城去转转。后来，天鹅河田园桥附近的汇佳建成后，也常去那里看电影，踱步商场之中在价格不菲的名牌服饰之间穿梭。面对同去的小伙伴们的冷嘲热讽，“我买不起，还不能看看啊”，她如是说。
　　同去的伙伴们也是商场中找到休息的地方就开始歇下脚来蹭汇佳的免费WIFI，这个移动终端发达的年代，几乎人人都是屏奴。
　　离开象牙塔步入社会后，没有人再喊她丫头。与丫头性别相关的代之是大黄时不时碰到后的“傻女子”。对这个称呼，丫头刚开始时是非常反对的，也多次向大黄表示抗议。无奈，在大黄那动听声音的淫威下，丫头终还是接受了这一称谓。窃喜的是，大黄会分场合的决定如何称呼丫头。
　　称呼也是成长中的美好回忆。但回忆即是过往，过去的就让它随风而逝吧~
　　丫头，喜欢青山绿水，喜欢南方的婉约清丽。
　　丫头，怀着视死如归的精神一如既往地继续留在北方。
　　北方有伟岸厚重的大山，有烈烈炎日，有黄土、砂砾……
　　丫头也不讨厌的爱着生长生活的地方。
　　库尔勒，西部边陲的一个小城。
　　易中天这样说她，这是一座西部名城，它符合人们关于西部所有的想象。雪山、沙漠、湖泊、草原环绕，孔雀河穿城而过。但又超出了人们的想象，高楼鳞次栉比，道路四通八达。它是西域风情与当代风尚的完美结合。
　　丫头的印象中，有了关乎库尔勒的许多美好，远比易教授的评论还要深刻，丫头却说不出心中的那份美好。
　　20xx年3月21日，丫头清晰地记得这一天，那是丫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参加植树。应姚导要求，写一篇抒发春天情感的文章，实质上就是要到拍了一个公益性的关于志愿者的片子，需要解说词。姚导知道丫头不会拒绝，这边还有让她做演员的机会，丫头当然不会拒绝。
　　此前不久，丫头也已客串了姚导关于年青学生热血奔腾的一个片子的临时演员。丫头对自己的表演还甚是满意，虽说丫头直到离开库尔勒前还没能见到这部片子，但仍满心期待。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木易。姚导是木易介绍给丫头认识的。
　　那天下班后好晚，丫头去办公室取东西发现木易办公室很热闹，就前去探个究竟，然后就撞上了木易的两个同学。
　　其实，丫头是很喜欢木易。无论木易的做事风格、个人能力，还是为人处世，丫头都是颇为欣赏的。
　　甚至于在这种冲动下，相处不到20天，在木易开车载着丫头满城熟悉库尔勒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广场上，丫头毫不忌讳地向木易表露了自己爱慕的心迹，那是一个晚上，播放完LED电子屏的一个晚上。丫头清晰地记得，那是个哭的稀里哗啦的晚上。木易婉转地拒绝了她。可怜丫头那卑微的自尊心，自己强忍着，本应放声大哭或者声泪俱下的，却硬变成了止不住的抽噎。
　　然后，丫头告诉木易自己想喝酒，木易没同意。两人在广场上徘徊了一会儿，木易硬是说服丫头上车，然后载着丫头返程。路上问丫头要不要吃点什么，丫头都回绝了。直至回到宿舍，丫头蒙着被子淌了好久的眼泪。
　　后来，丫头真心伤心难过了好一阵儿，期间还夹杂着对木易的想念，总渴望见到他，听到他的声音。
　　偶尔，稍微喝点儿酒，回宿舍的路上，总是有意无意的拨通木易的电话，不到七八分钟的路程，貌似只有听着他的声音，丫头才能准确无误地回到宿舍。
　　短短的几个月，从丫头的眼神中和小伙伴们的言谈里，大家都会意了丫头的心思，还经常不痛不痒的拿来说道几句。丫头听到后，其实是满心幸福的，但她从未流露。木易也只是把大家的话语当做一个笑话来听，嘿嘿…算是过去。
　　再后来，优秀的木易遴选成绩出来了，他成功地离开了这座城，前往首府鸟市奔前程去了。离别前几天的一个中午，木易邀请丫头吃了午餐。午餐是好大一份鸡翅，具体的菜名不记得了。期间丫头接了妈妈的电话，午餐并没有像往常木易带自己出去吃饭那样放开了吃。好好的一个吃饭时间就被这一个很长的电话搅了局，其实丫头根本不这么想，丫头担心中间两人都不知道谈些什么，有这样一个电话真好。丫头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月底，在丫头参加植树前，木易离开了这座城。
　　木易不在的时间里，大部分关于木易在鸟市的消息全都来自大黄，部分来自同事，极少来自朋友圈。
　　丫头和木易两个人渐行渐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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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头是个实实在在的笨蛋。
　　丫头因为太善良，受过很多骗。
　　丫头太受伤的时候，总是选择一个人默默地承受，也请假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丫头偶尔会汲取教训，奈何自己总也拒绝不了“朋友”那温柔的语调和伤心的眼神，避免不了的继续受伤。
　　3月，同年3月，就是丫头参加植树活动的那个月。莫名的因为生活中的一些小摩擦，心情无端难受、低落，直到4月中旬，丫头都还调整不过来。
　　除了上班时跟打了鸡血似的精神倍儿好，丫头整日里心里满满的却又混乱不堪。同办公室比丫头大一旬的大姐姐，也是丫头的直接领导，跟丫头很亲。看得出丫头最近和平常有了太多不一样，也担心。虽开导的话说了不少，但到底没起多大作用。也罢，大姐姐放弃了，只希望她能早点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丫头烦闷到不得已的时候，会打电话给宋柯，让他陪自己一会儿。宋柯比丫头小一岁，性格、脾气都和孩子似的，但一直都很乐观。
　　一般碰到这种情况，宋柯问清地点就会不紧不慢地找到丫头。然后，陪着她一路走一路说。分析丫头状态不好、心情低落的原因，结束这种状态的方法……末了，俩人都累了走不动了，宋柯便会征求丫头的意见：去哪里吃点儿啥?通常丫头是给不出很好的答案的，多还是宋柯自己决定。
　　一顿暴饮暴食，丫头会暂时忘掉发生的不愉快和心情低落。其实，无论丫头心情好还是差，她都会用食物来解决，好在这种情况只有在极端兴奋和低落的时候才会发生。
　　这次情绪调整的时间确实有点儿长。四月中旬了，丫头着急了，担心这种状态一直下去也不好。果断给单位请了两天假加上周末共四天，丫头定下了向喀什出发的计划。说走就走，丫头在这方面还真没像这次这么果断。
　　谁都没有告诉，请假单上也没说明，丫头就这样和鸟市的一个大学同届的校友周强，一块儿去了喀什。离出发还有好久，丫头在火车站接到周强后，两人找了个早餐店，要了一份紫菜汤、一份豆腐脑、一笼杭州小笼包。两人边吃边谈论着鸟市、库尔勒、喀什三地的物价。
　　吃罢早餐，又去了亿家汇好买了晚上火车上的食物和零食，两人便打车回到了丫头的宿舍。
　　一晚上的火车，又是硬座，周强没有休息好。回到丫头宿舍，倒在客厅沙发便睡着了。直到中午，宿舍其他人陆陆续续回来了，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叮叮当当碗筷、锅与铲子碰撞发出的刺耳的金属声，还有热油下菜时的嗞嗞声……周强醒了，没多长时间，便和宿舍里的艳艳熟悉了，两人不停地说着交际圈里共同好友的事迹，知道他们陆陆续续休息、上班。
　　终于到了出发的时间，丫头简单收拾了一点儿东西，和周强出发了。
　　这趟火车是慢车，也没买到卧铺，两人座位还不在一块儿，火车上大多是维吾尔族，调换座位着实费了不少功夫。折腾半天终于落座后，才定下神来观察我们周边形态各异的人。对面一对小情侣还不错，至少我们能相互听得懂对方的话，虽说他们满口浓重的四川口音，但比起听拗口的没有丝毫基础另一个语系要强很多。
　　十几个小时的车程，终于到达了充满神秘色彩的喀什，本地人称喀什噶尔。
　　下车，就满天的黄土。这真不是一个好的开始。
　　下车，丫头就想返回车上直接返程。但终究还是跟着周强拦了辆出租车，前往周强以前在这地方工作时住的地方——地委大院。
　　丫头在喀什见到的几乎所有人都说，你来的不是时候，现在正下土呢。
　　两天两夜，在喀什仅仅呆了两天两夜，丫头便急着要返程。周强不急，他没打算和丫头一起返程，他来这里是有重要的人要见、重要的事要办，当然不会和丫头共同返程。头一天晚上，住在大学学长学姐(学姐在学长毕业后第二年，也追着学长的脚步来到了新疆喀什，学长已考上当地的公务员，决定留疆，两人在前一年结婚成家)家里。临睡前，打电话给了木易，说自己现在喀什，想让木易帮忙买张返程票。木易责怪了一阵怎么说去就去之类的话，也没再说什么。挂了电话，订好票后，发了微信，告知买的车次和时间，解释了买早上这趟车的原因，叮嘱注意安全。
　　丫头平静的看完了微信信息，回了“我回到库尔勒后，把车票钱打给你。”丫头就是这样，不愿意自己欠别人的，对欠别人算得很清楚，而对别人欠自己的永远是笔糊涂账。她坚信：吃亏是福。
　　此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并没有使丫头烦闷的心情得到缓解，反而更为严重了。离开喀什返回库尔勒也好。只是面对众多不告诉去哪里就走了的责备话语，丫头只能勉强笑笑，答想出去走走。
　　宋柯是个好男孩儿。丫头一直都这么认为，即使他很孩子气，甚至于丫头把他当做弟弟对待。
　　两个人彼此之间，有着些许的超过常人的情感。一年多的时间下来，看了多少次电影估计两人都能细数过来，一块儿吃过饭的次数也少的可怜。却不知多多少少彼此间能够达到超乎其他朋友间的默契。
　　也许恋人是从最熟悉的朋友而成的。
　　丫头和宋柯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是在一次友好国际影城看电影前，丫头下定决心问问两个都还单着的人对彼此的印象。这一问，就将两人的关系推向了男女朋友。
　　不久，丫头离开了这座城，宋柯还在这座城。他们彼此相信距离不是问题。
　　丫头离开后保持着几乎一天一个电话了解宋柯的情况，期间借着元旦假期去了这座城。
　　后来，两个人的关系慢慢疏远，不是两人没有上心、没有努力，只是彼此觉得给不了对方想要的，做不到让对方更幸福。
　　丫头为此夜里哭醒过，却没人可以述说。偶尔丫头还会在一个人的时候想起他，心里也会有些许疼痛，丫头知道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他，只是为曾经以为的美好。想念终归是想念，不会去联系。
　　两人在一起，是需要一块努力的，只有相互理解、支持，这份感情才能长远。
　　再见，宋柯。我们只适合做朋友，丫头对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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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西北的风沙说来就来，且还猛烈。漫天黄沙的日子虽少，但西北风的威力是每一个西北人都历经过的。
　　丫头最怕周边地区刮起沙尘暴，这样也会影响自己所在的小城;更害怕肆虐的狂风卷起的尘土和小石子儿，打在人脸上生疼。
　　西北的空气比起内地确实干净了许多，这是大多西北人引以为傲的。丫头喜欢晴朗的天，呆呆的坐在窗前，托着下巴，欣赏纯净的蓝天白云……
　　每每这个时候，心情是最好最晴朗的时候，什么烦恼都抛却脑后，任思绪四处飘荡，在刺眼却美好的阳光下。
　　丫头偶尔会怀念一些人一些事。不，应该是大多时候都在怀念那些人那些事。
　　透过窗外那棵柳树枝桠上刚刚抽出的嫩柯，回到那些大多人都会怀念的大学时代。
　　两个喊“丫头”的学长，熟识姑且叫他上官吧，尚且陌生的就称为史军。
　　史军和丫头的交集几乎没有，但丫头到现在依旧和这位学长联系着，虽然次数很少。
　　丫头和上官是一个学校一个学院，更为巧合的是同一专业。上官高丫头两届，是丫头的学长。
　　第一次知道他晚于同届的其他同学。当同届的同学都感叹学院的三大院草是某某某时，丫头，只知道自己的助理班主任梁壮东北爷们儿是其中之一。
　　丫头做什么事儿貌似都慢别人半拍，后知后觉。
　　丫头不算怎么花痴，对院草也不似他人那般关心，至于入校近两周都没能见到其他两位院草。
　　终于学院各组织社团开始纳新了，相信这是每所大学逢新生入学都会举行的活动。
　　丫头到达济南还未到校前，在火车站知道了学院有个组织是团校，这是接站的一名学长刘文告诉她的，丫头没有刻意地暗暗记下了。
　　丫头告诉同宿舍的姐妹们，自己想要去团校时，姐妹们都煽风点火问是不是想和三大院草之首在一块儿忙活。丫头茫然地摇摇头表示自己不知道她们在说什么，只说“接自己的学长在那里，人挺好的，应该会照顾自己的”。
　　参加学院组织团校新干事的初试、复试，丫头都没有看到姐妹们说的三大院草之首，只是很顺利的通过初试、复试，进入了团校的外联部，又无意中知道自己的部长也是三大院草之一。
　　部长叫伊凡，南方一省会人士。长得确实干净，这是丫头对院草部长的印象。虽说能在院草的带领下做活动是件连睡觉时想起都能笑出声的事情，但丫头确实不花痴，他和院草部长的交集并不多。
　　丫头是在团校所有成员开第一次大会时便被他迷上的。上官那富有磁性的声音、铿锵有力的演讲，加之时而涌现出来的幽默感，还有那张俊俏的脸庞……这一切使丫头疯狂地迷恋着。这一恋，就是近四年的时间。
　　丫头大二时，上官大四。已经大四的上官是很忙碌的，偶尔丫头会接到上官要求帮忙的要求，忘记了是在通电话、还是正在去往十教的路上偶遇被要求的。大四真的很忙，实习、论文、找工作……
　　丫头从不犹豫地欣然接受请求。丫头答应别人的事往往会议高质量高标准的要求苛刻地要求自己在最短的时间做好，那时也是丫头最忙的时候。
　　每周三次家教，一次两个小时;周末大润发超市，还有8个小时的工作;周一至周五除正常上课，社团的事业不能拉下，丫头是学院社团里的一名小小部长;偶尔被舍友拉出去，无论是泉城路、还是西市场，这一逛就是将近一整天的时间;再就是和好友们英雄山、园博园四处逛逛……其实，虽说大二，课业不算繁重，但丫头确实也挺忙。
　　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丫头用了三天还是五天的时间完成了上官交给的任务。是的丫头加班加点完成的，甚至利用了毛概课的时间。当丫头将上官交代的任务转化到稿纸上的最后一个日期时，已经连续50多个小时没睡觉了。
　　丫头还是没能将工工整整写完任务交到上官手中，通电话说直接交给他们班长，是的一位很漂亮的学姐，上官很忙。
　　学长毕业后，丫头大三，又是纳新。学长作为优秀毕业生被请来给大一的孩子讲经历，丫头作为学院某一社团的最大人物，也被邀请来。事前，丫头并不知道上官回来。这同一级的校友们也不知道丫头的心思，估计只有宿舍的那群陪你哭陪你笑，给你安慰甩脸子的舍友才真正了解丫头的那点儿小心思。
　　那天丫头因为临时有事迟到了。丫头悄悄坐在第一排靠边的位置，没有坐到赫然写着自己名字的三角牌后。当上官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时候，丫头心里盘算着这算是真正意义上第几次听他演讲。是的，算是第一次。与上官，他们两人走在校园路上、电话里交谈的多些，听别人说的最多。
　　那天上官的演讲确实很精彩，大一的孩子们(当我们大二时，绝大多数人就开始这么称呼比自己低一届的学生了)的掌声不断，交流互动也多。丫头，只是很认真的听着，她向来知道如若自己站在那里定时张口结舌，没上官说的这般流畅鼓舞人心。丫头喜欢上官也就是这一点。
　　那晚，是邀请上官来的几个同届同学送的他，丫头在结束后接了电话就自己一个人回宿舍了。到学十二时反应过来，竟然没和上官打招呼，于是拨通了他的电话。电话那头很吵，上官说已经坐上了末班的102路电车。两人在电话里聊了很久。
　　上官说女人是很柔软的。
　　上官说大学是孤单的。
　　上官说有时候不要太坚强。
　　上官说要照顾好自己。
　　……
　　大四，很值得怀念的一次，考研的前一天晚上。因考点就在自己学校，平日里考研的舍友、研友都在离考点近的宾馆住着，丫头一如既往泡在图书馆坐了3个多月的位置看书。突然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丫头以为骚扰电话就没打算接，但电话震动了5、6声了，放下书，拿起桌子上的手机一路小跑到走廊，接了电话。”喂，你好。“电话那头上来就是”，怎么样最近?“丫头没有听出来是谁，愣了，小心翼翼地问了句谁。
　　原来，时间久了，没有联系，是可以忘记一个人的声音的。
　　尔后，丫头和上官聊了几句，全程都是上官在说，丫头听着。
　　”明天就要考试了，好好考。现在呢，你就需要好好放松下，散个步……“
　　”嗯“丫头话不多，也不知道说什么。”你最近怎么样?“
　　”刚从北京出差回来……“上官那头开始说着自己的工作。
　　最后，丫头挂了电话，并没有向上官交代的那样去校园走走散个步，而是继续开始看考研英语。
　　口上答应，但理智不允许丫头去散步，否则自己会更紧张。丫头很欣喜这次通话，这次通话丫头放在了自己的心中。
　　后来，临近离校前，丫头还见过上官几次，在泉城广场、校园八食广场、学十二宿舍楼前……总之，次数少的屈指可数。是呀，上官毕业了，有自己的工作了，也应该见得少。
　　再后来，丫头知道了一些事情，和上官的联系就很少了。
　　丫头也快毕业两年了，第一年没有上官得丁点儿消息，丫头也已然是要将他忘记到脑袋的某个角落了，关于他的记忆也许会被封存。
　　这样优秀的男孩子注定是被用来崇拜的，而不适合做恋人。学长，你好。丫头甜甜地说。
　　你的生命总会遇到一些人，他们闯进你的生命里，只为给你上一堂或欢愉或痛苦、或刻骨或无趣的课，然后转身匆匆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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